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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师大用 4 年的
时间，完成了心理学的硕士
和博士方向的课程，又和几
位同学一起开办了一家心
理咨询中心，前后运行了 3
年时光。

因为前来咨询的人太
多，我时时感到一种分身无
术的苦恼。有的人从春等
到秋，还没有轮到他就诊。
有一位女子对负责预约的
工作人员说：我和我爱人已
经决定离婚了，我们都不甘
心，最后约定，一定要到毕
淑敏心理咨询中心请她看
一看，看看我们的婚姻还有
没有救。如果她也没办法
了，我们就死心塌地地分手
吧。如果她还能挽救我们
的婚姻，我们会一起做最后
的努力。现在，我们已经等
了几个月了，从叶子发芽到
叶子落下，请问我们还要等
多 久 ？ 什 么 时 候 才 能 轮
到？你们的登记顺序能够
保证足够的公平吗？……

当工作人员把这样的
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表面
镇静，其实双肩绷紧背部发
烫，从身体到心理，感到了
难以言表的压力。

我决定暂且从临床心
理医生的岗位上退下，专心
致志地写作。写一些有关
心理学普及方面的小册子，

希望能在这种分享中，和更
多的人交流心得。比如那
对就要离婚的年轻人，既然
他们在分手之前，还愿意拿
出长久的时间，来等待一个
外人对他们的婚姻再做挽
救的工作，我相信在他们的
内心深处，对这份姻缘都还
保有最后的珍惜。他们可
能也很茫然，不知道是如何
走到了分手的这一步，缺乏
自我疗治的能量。假如我
的小册子，在他们的婚姻彻
底崩塌之前，未雨绸缪地提
示一点点注意事项和方法，
是不是也是一种支援？

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
候，遭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
的困境。

我很想把我的课堂笔
记整理出来。但我知道我
不能这样做。同学们签署
过一纸协议，大家保证要对
班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保
密，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出
去。

做了若干年的临床心
理医生，感谢人们的信任，
无数女性在我面前把她们
的经历和盘端出，绚烂的情
感盛宴和污脏的残碟蛆虫
并陈，让我长久地感叹人性
的幽深和命运的不可说。
这些故事，我绝大部分时间
是坐在一张米黄色的沙发

上倾听的，夜深人静书写记
录的余暇，抚摸着沙发粗糙
的皮面和光滑的腿，犹如触
摸一个神圣的魂魄。倘若
沙发有知，在浸泡过如此多
的人间麻辣酸苦之后，每一
寸皮革都已通灵。如果沙
发此刻张口说话，为我指点
江山吞吐迷津，我一点都不
讶然。众多人间女子丰沛
的感情和妖娆的智慧，已将
一张普通的家具，滋养入了
仙班。

有一伙记者曾经问我，
在推开过如此多的女人心
扉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

答，我已变得太老太
老。

记者说，那您到底有多
么老呢？老到什么程度了
呢？

我估摸了一下说，大致
有3000岁了吧。

看到记者脸上露出的
惊骇之色，我知道这个数字
吓住了他们。想想看，一个
活 过 了 3000 春 秋 的 老 妇
人，该是怎样的鹤发鸡皮形
同鬼魅啊！

为了安抚记者的恐惧，
我赶紧说，你如果觉得3000
年太可怕了，你就改成 500
年吧。

我觉得自己慷慨大方，

一下子就删削掉了六分之
五的沧桑年华，记者们总该
魂魄归位安之若素了吧？

那天采访的不止一家
媒体，经由不同的手书写发
表出来，有说毕淑敏自称已
经 3000 岁高龄了，也有说
毕淑敏说自己 500 岁了。
数字差距这样大，很多人以
为我已语无伦次。

一个个的女人把她们
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慷慨地
赠我，齐心协力地拓展了我
生命的广博和深度，在这个
意义上，我必须深切地感谢
她们。

3000 岁也好，500 岁也
好，都是一种夸张的比拟，
约略等于“白发三千丈，雪
花大如席”，玩笑话。

心理医生是一个有着
严格纪律的行当，为了当事
人的利益，只要不危及生
命，只要不违背法律，有些
事情，我永远不能说。面对
媒体的挖掘和探寻，软硬兼
施面前，我始终坚贞不屈守
口如瓶，有时都叹服自己活
像一个被俘的英勇的地下
党员。

思来想去，找到了这个
方式。把我的一些感触和
思索写出来，由我将那无数
女子的感悟，她们真真切切
地经历过，总结过，哭泣过，
沉思过的丝丝缕缕，说出
来。

摘自《新民晚报》

芬 兰 是 个 桑 拿 的 国
度，几乎所有芬兰人都是
发烧级的桑拿爱好者。芬
兰人口大约五百三十万，
而遍布城乡大大小小的桑
拿房竟达一百七十万个之
多，平均每三人就拥有一
个，其密度堪称世界之最。

经常有游客将芬兰人
引为民族骄傲的手机“诺
基亚”误认为日本品牌，当
地人大多宽容地一笑置
之。但若有人对桑拿说三
道四，则会被视为一种冒
犯。因为那不仅仅是个洗
澡的地方。

据说在战争年代，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芬兰士
兵，未挖战壕，便先筑建桑
拿房，否则会士气低落。
早年间，桑拿房甚至是芬
兰妇女分娩的地方，因为
人们认为那里最卫生、最
洁净，还认为蒸气可以减
轻分娩的痛苦。桑拿在芬
兰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
见一斑。

在芬兰，蒸桑拿并非
奢侈的高级享受，更不是
财产地位的象征。无论是
在独门独院的私人别墅，
还是在租来租去的单元公
寓，没有桑拿设施是不会
有人居住的。即使没有私
家桑拿，也必须有公共桑

拿。而芬兰人宴请朋友，
方式很可能是请你去他家
洗桑拿浴。即便在酒吧，
也有专为顾客准备的桑拿
房，朋友聚会可以拿着酒
瓶去桑拿。

受好客的荷兰朋友邀
请，我得以享受真正的芬
兰桑拿。随主人走进桑拿
屋，整个屋子都是用原木
建成的，已被熏得发黑，依
墙有三层木榻。木榻是用
多孔、透气、散热好的白杨
木制成的。木榻前方是一
个堆满石块的炉子。客人
就位后，主人开始用木勺
从木桶中舀起一勺勺凉水
轻轻泼到滚烫的石块上。
在一片“咝咝”声中，一股
股炙热的蒸气腾空而起，
室内所有人顿时大汗淋
漓。

蒸的过程中，还要用
蘸水的桦树枝“清洁”身
体。所谓“清洁”就是抽打
全身，有点自虐的味道。
其实这样抽打是为了加快
血 液 循 环 ，加 速 水 分 代
谢。我刚开始还只是有些
不情愿地轻轻应付几下，
后来就觉得这种抽打竟然

畅快得使每个毛孔都彻底
打开了。

一刻钟后，就要进行
最有挑战性的环节——跳
入冰水。敢于尝试这个还
真的需要勇气，芬兰朋友
们一再地怂恿我：只有跳
进冷水才够酷，才算是真
正的芬兰浴。入水刹那
间，皮肤像触电般紧缩，一
种冰火交融的舒适感通彻
全身，好像天人合一般的
纯净——原来，这才是桑
拿的终极享受。冰过之
后，还要回到木屋里面继
续“蒸”，将冷水的寒气全
部排出，几次的冰火交替，
会把体内疲惫全部带走。

桑拿是芬兰人重要的
社交场所。芬兰人生性腼
腆，找他们聊天不容易，桑
拿房便是难得去处。女孩
子会在桑拿里互相倾吐心
事，而男生则会比试耐力，
一瓢接着一瓢不停浇水，
水汽温度飙升，最先受不
了的人会被大家善意地嘲
笑。蒸过桑拿后，在休息
室享用一顿“桑拿餐”。边
吃喝，边海阔天空地聊天，
或是一起玩开啤酒瓶的游

戏，喝热巧克力酒。
桑拿甚至被用在接待

国家元首的礼节上。芬兰
前总统吉科宁的官邸就设
有十分讲究的蒸气浴室，
每当他与外国政要会谈告
一段落，或是各执一词而
陷入僵局之际，便请对方
享受一趟桑拿。

据说，在热腾腾环境
中松弛过后，一些死结就
可能迎刃而解。芬兰人劳
动争议的纠纷调解也在桑
拿中进行。我问芬兰朋
友，为什么在芬兰比较重
要的决定和最亲近的友谊
关系都是在桑拿里形成
的？朋友自豪地说，由于
桑拿里的环境湿热，就像
中国人喜欢在餐桌上谈生
意那样，大家容易放松，便
能减少敌对情绪；所有参
与者都光溜溜地赤裸相
对，相比在会议室里的衣
冠楚楚，要更容易以诚相
待。

芬兰人坚信，桑拿能
治疗人的一切身心问题，
假如一个人的身心痛苦不
能被桑拿减轻，这个人一
定无可救药。他们的桑拿
情结，岂是一个“爱”字了
得。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8 月，夏日炎炎，在街
前街后骑着摩托车叫卖着

“牛肉，肥美黄牛肉”的男
子，想必是个父亲吧。

新修的马路上，压路
机反复地来回着，在驾驶
座上那个沉默的男子，想
必是个父亲吧。

不远处那栋大楼里，
在一间又一间的办公室批
着文件、抄着公文、送着公
文的那些逐渐老去的男子
之中，想必也有很多都是

父亲了吧。
一切的奔波，想必都

是为了家里的几个孩子。
风霜与忧患，让奔波

在外的父亲逐渐有了一张
严厉的面容，回到家来，孩
子的无知与懒散又让他有
了一颗急躁的心。怎么样
才能让孩子明白，摆在他

们眼前的，是一条多么崎
岖的长路；怎么样才能让
孩子知道，父亲的呵护是
多么有限和短暂。

可 是 ，孩 子 们 不 想
去明白，也不想去知道，
他们喜欢投向母亲柔软
和 温 暖 的 怀 抱 ，享 受 那
一 种 无 限 的 纵 容 和 疼

爱。
辛苦了一天的父亲，

回到自己的家，却发现他
用所有的一切在支撑的
家，实在很甜美也很快乐，
然而这一种甜美与快乐却
不是他可以进去的，可以
享有的。

于是，忧虑的父亲，
同 时 也 就 越 来 越 寂 寞
了。

摘自《席慕蓉散文选》

两年前，上海的苏敏罗
花 253 万元在拍卖会上买
下 一 张 名 家 吴 冠 中 的 油
画，事后却被专家鉴定是
伪作……

吴冠中假画出场
2005 年内地拍卖市场

开始疯涨。
和很多对投资方向敏

感的企业家一样，苏敏罗这
年也对艺术品市场发生了
兴趣。当年 12 月初，苏敏
罗从上海飞北京，参加北京
翰海公司的秋季拍卖会。

“这张署名吴冠中的油画
《池塘》挂在重要作品展区，
照片被放在拍卖宣传册的
封二位置，说明上写着1972
年创作，1982年修改。我听
说过吴先生作画认真，不满
意的作品事后都要撕掉。
我想这张画既然再做修改，
应 该 是 他 还 比 较 认 可 的
吧。”拍卖那天，《池塘》从
180 万元起拍，苏敏罗在
230 万元的价位上拍到，加
上佣金共付款253万元。

半年后，一家拍卖行找
到苏敏罗，劝她趁市场行情
好出手。苏敏罗把画拿出
来，对方仔细看货后告知画

有问题。苏敏罗找到翰海
当时的油画部负责人李亚
俐，对方的答复让她很不舒
服却也无可奈何，大意是
说：画的真假很难判断，吴
先生太出名了，假画泛滥，
吴先生也不可能对每幅画
做鉴定。据苏敏罗说，李亚
俐给她的建议是把这张画
藏起来，千万不要曝光，等
吴冠中去世后再拿出来，有
可能卖个天价。

之后，又一家拍卖行的
人来找苏敏罗。苏敏罗想
私下交易挽回损失，就告诉
对方自己不想送拍，帮忙找
个买主原价卖掉就可以。
拍卖行的人联系了新加坡

“好藏之美术馆”主人郭瑞
腾。郭是收藏界大腕，更是
吴冠中作品的大收藏家，美
术馆里收了 150 多件，2005
年他以 3025 万元拍得吴冠
中的《鹦鹉天堂》时曾非常
轰动。郭瑞腾怎么对待这
幅画，成了苏敏罗最后一线
侥幸。但几天后《池塘》被
拍卖行退回，然后有朋友要
苏敏罗快去看雅昌艺术网，
说郭先生写了文章。这篇
标题为《提防利用拍卖活动

洗画》的文章发表于 2007
年 10 月 10 日，开头就指明

《池塘》是伪作。
《拍卖法》亟待完善

北京翰海是内地成立
最早的拍卖公司之一，公司
和 来 自 台 湾 的 李 亚 俐 从
2005 年才开始一种松散合
作关系。苏敏罗说，假画的
事情出来后，有一年多她是
和李亚俐个人在交涉，“我
多次请她帮我联系翰海的
领导，但她说见也没用，也
会是同样的处理。”“同样的
处理”，指拍卖公司不对拍
品真伪负责。

李亚俐称，这幅画是客
户委托，她也不知道真假。
委托卖画的是北京索卡艺
术中心董事长萧富元，台湾
人。2008年 4月，在终于能
和翰海主要领导面谈但仍
然没能达成实质性进展之
后，苏敏罗通知对方她要通
过媒体曝光和法律途径来
解决。

7 月 1 日，吴冠中先生
看到了原画并写下鉴定：

“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7
月初，苏敏罗以合同纠纷向
法院提起诉讼，第一到第三

被告分别为萧富元、北京索
卡艺术中心和北京翰海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要求撤销
这次拍卖合同并全额返还
拍卖款230万元、佣金23万
元。苏敏罗说，李亚俐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找她提出过
反驳，翰海也基本上不回应
媒体。

以一位经常出入拍卖
场的行家的说法，《拍卖法》
是拍卖公司的底气。翻看
一下各公司提供的拍卖图
录，基本都会刊印《拍卖法》
全文，而真正“重要的”是它
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
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
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
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
任。”

由于这种行业免责条
例附带出来的空间，卖假和
造假愈加变成了艺术品市
场上很难控制的现实。所
以在近两年的全国政协会
议上，一些书画艺术界的委
员们提出提案，要求通过完
善《拍卖法》，建立国家鉴定
机构来规范艺术品市场。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2006 年秋天，美国与
欧洲各国出现大量蜜蜂离
群不归现象，手机辐射被怀
疑是肇事元凶。德国兰道
大学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
显示，手机发出的辐射会干
扰蜜蜂的导航系统，使其无
法回巢。该研究的目的在
于解释近来愈演愈烈的蜜
蜂“群体崩溃紊乱”（CCD）

现象。
“群体崩溃紊乱”是指

蜂群中大量蜜蜂消失，巢中
只剩蜂后、蜂卵和未成熟的
工蜂。“失踪”的蜜蜂不再回
巢，一般认为死在巢外。蜂
群消亡后，寄生虫、野生动

物和其他蜂群的蜜蜂将巢
中蜂蜜和花粉洗劫一空，并
继续留在废巢附近。科学
家对蜜蜂消失的原因提出
种种推测，杀虫剂、寄生虫、
抗生素、营养不良、气候暖
化、基因改造农作物以及臭

氧层变薄致太阳辐射增加
等，也都被视为疑凶。

由于世界上多数作物
依赖蜜蜂传粉，蜜蜂群体的
消亡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
后果。爱因斯坦曾预言，如
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能
存活4年”。

摘自文苑的博客

假画之痛

而真正“重要的”是它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

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没有蜜蜂人类只能活４年

我几乎绝对地怀疑父
母的教育能使人变好或者
变坏。我崇拜反叛父母的
孩子，一般来说，伟大人物
的性格里一定有反叛的因
素，在成为英雄之前要成为
叛逆。

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
他身上有一种天才的素质，
但这种素质是被视为劣质
进行孜孜不倦地清洗和剔
除的，于是被扼杀了多少天
才！人的可恶就在于，一旦
成为父母之后，就忘记了被
父母压迫的痛苦。

更多的孩子千方百计
地想成为父母的好孩子，这
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有
一个前提：父母必须具有相
当的素质。文化水平高不

一定素质高，官大更不一
定。鲁迅先生就呼吁要对
父亲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
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
会爱。何况爱的另一面往
往是苛政。

毛泽东的父亲按现行
标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
亲，据斯诺《西行漫记》记
载，毛泽东的父亲专制、冷
酷，毛泽东很小就敢于跟父
亲抗衡，父亲每每用孔孟之
道镇压他，他后来利用孔孟
的话来反驳父亲的镇压。
我在解脱统治之后变成新
一代统治者。我想把我的

女儿培养成国家主席，但很
快就知道这是做梦，国家主
席不是培养出来的。我想
把她培养成作家，但她坚决
拒绝看连环画，她要上树抓
猫头鹰，我知道作家也多半
不是培养出来的。她头顶
上有一撮高耸的“戗毛”，按
倒后又竖起来。我想应该
好好爱她，我给邻居的孩子
水果吃，给她嘴里塞进巧克
力，她哭着把巧克力吐掉，
她说巧克力有一股药味，我
硬往她嘴里塞，她说：“土
匪！”我奋力地在她屁股上
打了一巴掌，一打尚反抗，

二打尚嘟囔，三打即投降。
我于是知道了女儿不会有
大出息。

我的邻居家有一个小
孩。父亲打他时，他像狼一
样反扑，被踢倒在地后，他
无法发泄愤怒，竟大把大把
地往自己嘴里塞沙土，呛得
翻白眼，他父亲吓得脸变
色，再也不敢打他。这个小
男孩现在四岁，我每次见了
他都肃然起敬。

摘自《各界》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建立了大明王朝。他登上
皇位后疑心很重，任意曲
解和胡乱剖析字词。

“原来”这个词在明之
前是不存在的。那时通用
的是“元来”。“元”是起初、
开、本来的意思。如南宋

诗人陆游的一首诗首句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
见九州同”中的“元”（后人
将 诗 中 的“ 元 ”改 为

“原”）。陆游中的“元”用
得 非 常 贴 切 准 确 ，改 为

“原”后意义反而不明。为
何改动？这还是朱元璋猜

忌的结果。他一看到“元
来”就心神不安，心惊肉
跳，“元来”不但冲撞了其
名，更可怕的是它还暗含

“元朝回来”之意，这不是
元朝要复辟么？于是他决
心要灭掉这不祥之词。但
这是普通的常用词不能不

用。即使现在消灭了，过
去的重要文献书籍中还大
量存在，怎能挖掉呢？

有一位聪明的大臣看
透了朱的心思，便建议将

“元”改为“原”。朱元璋听
了大喜，随即诏令“原来”
通行天下。“元来”从此绝
迹。本来当是“元始社会”
的也成了“原始社会”。

摘自《知识窗》

我应该很专心地跪下
磕头再站起来，跪下磕头
再站起来，就这样连续做
二十分钟，心里要想着该
忏悔的事和该感恩的事。
开头我并不很专心，眼睛
往旁边一瞥，见到一双轻
盈的脚步从我身边走过。
那袈裟飞起，就像浪花。
我呆住了，心里赞叹着“好
美！好美”！那是圣严法
师。当年他老人家七十好
几，也跟我们一样地跪拜，
他的专注和真诚让我动
容。后来他说他是对他师
父感恩。

大约是八年前，我发
觉我这个人太计较，总以
为别人应该理所当然地对
我好，而经常令自己很不
开 心 ，也 影 响 别 人 的 情
绪。所以我决定去修行。
我想要有包容心，也想让
自己肚子能撑船。于是我
回台寻找大师，很幸运地
在因缘际会之下，我遇到
了特技专家柯受良的太太
宋丽华，她是位虔诚的佛
教徒。她送了一本小册子
给我，我读了大为感动，那
是一本谈论“禅”的册子。
因为她的引荐，我有幸见
到圣严法师，由于以前没
有接触过佛法、不谙规矩，
见到师父竟然跟他握起手
来，后来还因为有点感冒
怕传染给他而不安了很
久，再后来发现所有佛教
徒都是以合十来打招呼，
我暗忖当时一定让周遭的
人大为紧张。

在 见 面 的 一 个 钟 头
里，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就
是什么叫“禅”，因为始终
认为禅是一门很深奥的学
问。师父说只要坐三天禅
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正在
考虑的时候，师父连说了
三次，于是我当下就决定

坐禅三次。听说坐禅之前
会因为被考验而受到阻
碍，而我却在冥冥中很顺
利地上了山。

上山的第一件事，手
提电话就给没收了，在没
收前我赶快打个电话给女
儿，告诉她我将有三天不
跟她通话，这才放心。在
三天内我要和其他九十九
个人昼夜相处。不准化
妆，不可看书、看电视，要
睡大通铺。晚上10点钟睡
觉、早上5点钟起床。这下
可惨了，平常我在这个时
候可能还没睡，还好我偷
偷带了六颗安眠药，一天
两颗，总算解决了睡觉的
问题。

晚饭之前，每人分获
一个号码，暂时不用自己
的名字，各人根据自己的
号码坐位子、拿拖鞋和睡
床位。这是要我们放下自
我。在大堂里先对着大佛
跪下头着地再站起来，心
想这下可上当了(因为父母
是基督徒，这辈子从来没
有这么跪拜过)。原来这个
作用也是为了消融自我。

在饭堂里我隔壁那个
人很面熟，后来才知道她
是曾庆瑜。吴宗宪乖乖地
坐在我对面，眼睛不像我
这样到处乱睨。之前在走
廊上见到曾志伟我还扬了
扬眉(原来这是犯规的，连
对眼都不可，又怎能扬眉)，
还有一位是功夫明星卫子
云，来的时候看他在山边
松筋骨。这么多圈内人，
可见经常暴露在大众面
前，表面上看起来多姿多
彩，内心却是渴望得到一
片宁静和做到自我修行。

吃饭的时候，师父很
温和地一句一句叮咛，要
我们心无旁骛专心吃饭，
好吃的时候不要高兴，不

好吃的时候也不要讨厌。
要感恩这食物是经过很多
人的辛苦才到我们的嘴
里。吃完饭用一碗清水将
碗碟冲一冲再倒回碗里喝
下。饭后离座时得慢慢起
身，双手叠起，放在胸前，
慢慢起身，顺序走出饭堂，
手里就像捧着一尊菩萨，
内心里什么都不能想，也
不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话。
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对
着大山和星空，突然听到
一阵很美的声音，我循着
那个方向走去，原来是一
位女菩萨跪在那儿，一面
敲钟一面念经，不知道为
什么我感觉好喜悦好舒服。

第一天早起，吃完早
饭，我们坐在大堂里听师
父开示，师父教我们如何
打坐和拜忏。一天内有许
多开示和打坐，师父谆谆
善诱，我们密密抄经。

有几句真言，在我生
命里最不可承受的痛时，
因为用了它而顺利渡过。
人世无常，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我经常把这些话送
给朋友，他们也因为渡过
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
这几句真言就是：面对它、
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当你遇见一些事时，
你不要逃避，最好的方法
就是面对它，然后你必须
接受那已成的事实，好好
地处理它，处理完后，不要
让它占据你的心，必须放
下。

师父的心愿是想，提
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
土。

以下是师父给四众佛
子的共勉语：

信佛学法敬僧 三宝
万世明灯 提升人的质量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

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
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种福田 哪怕
任怨任劳 布施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 念念
不离禅悦 处处观音菩萨
声声阿弥陀佛

第二天我们学行经，
有慢经、快经和自然经。
行慢经时，双手轻轻握拳，
每一步路是脚掌一半的距
离，要走得很慢很稳，这叫

“步步为营”。快经的步伐
可大一点，双手自然下垂，
但是要走得很快很快。自
然经则要全身放松地步
行，看似简单行则不易。
走完后感觉好舒畅。

第三天是要我们做到
感恩和忏悔，我们就像开
头讲的那样拜忏二十分
钟，心里要为这一生中所
有该忏悔的事忏悔，对这
一生中所有该感恩的人感
恩。很多师姐、师兄泣不
成声。我听到一种平和的
声音：“要用情操，不要用
情绪。”那是师父的声音。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三天的课程让我一生受
用不尽，我对父母、先生、
女儿、朋友，甚至整个世界
感恩。对该忏悔的事，想
办 法 补 偿 ，减 少 了 自 我
感 。 少 了 计 较 ，多 了 回
馈。人也快乐起来。我觉
得这三天里，学到的比三
年甚至十年还要多，最难
得的是我找到了内心最深
层的宁静。

师父是个智者也是个
哲学家，我对他是感恩！
感恩！再感恩！

摘自《新民晚报》

好美好美
林青霞

当你遇见一些事时，你不要逃避，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然后你必须接受那
已成的事实，好好地处理它，处理完后，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必须放下。

3000岁的我 毕淑敏

狼一样的反叛 莫 言

朱元璋诏令改“元来”

严 父


